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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的当代艺术遇上云南的自然
风光，将映照出怎样不同的姿态，又将碰
撞出怎样奇异的火花？近期，一场大型
欧洲艺术群展“谈艺录——欧洲当代艺
术展”在昆明斗南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
的主题“谈艺录——欧洲当代艺术在昆
明”，在一个富有多元文化和色彩的东方
艺术情境下，为观众呈现西方艺术家个
体如何塑造自我的声音。艺术家们跨越
国界的多元文化对话像一组艺术化的马
赛克拼贴，如同一曲色彩的交响乐。

展览从2017年12月16日持续到
2018年1月15日，共展出了欧洲18位艺
术家的作品，囊括了传统和当代艺术，
管窥欧洲150年以来的绘画脉络；并特
别呈现瑞士印象派先驱之一——艺术
家尤利亚斯·福克利（1879-1944）上百
年历史的画作。

此次展览由斗南艺术馆与帕斯敏艺
术画廊合作推出，斗南艺术馆馆长林善

文，帕斯敏艺术画廊画廊主努尔·努瑞，
帕斯敏画廊艺术顾问高玉洁，德方策展
人萨拉·哈森、达沃德·哈泽联合策展。

谈艺录——欧洲当代艺术在昆明
欧洲当代艺术在昆明呈现，展览本

身又何尝不是一次大型的行为艺术？
西方的艺术文化在东方的语境下将映
照出怎样不同的姿态？时装艺术家山
本耀司说：“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
解自己。”

艺术是无国界的语言，源于情感是
相通的、人性是相似的，那些丰富多彩
的线条，携带着情感的印迹，创达着艺
术家的气质、艺术家所处文化的气质。
正因为如此，使得西方的文化可以通过
艺术与东方相交流。

帕斯敏艺术画廊画廊主努尔·努瑞
说：“在西方的观念里，文化和自然是两

个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维度。文化指在自
然之上的人为的力量。当你走进一个森
林，自然得受人为理性支配，想把它变
成一个花园，你想通过改变它的形式和
功能使它受文化熏陶。可是这真的好
吗？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只是想毁灭
自然，而不是帮助自然。我很高兴看到
中国已经在保护自然上早于许多西方
国家，采取了很多绿色计划，在沙漠中
造林，建立太阳能发电站，绿色环保建
筑等。自然和文化其实是相互交织的概
念。如果你看过昆明的花园农场，它们
看起来就像‘自然文化’绘画。所以我们
的展览真正做的是在一个花的城市，在
一个‘自然文化’的氛围中，展示西方文
化。就好像文化是亲近自然的，西方文
化也融入了中国艺术空间，于是，在昆
明可以听到新的艺术之声。 ”

文化和自然的对立是秩序和自由的
对立，是认同感和怀疑感的对立。

一场色彩斑斓的文化交响乐
——欧洲当代艺术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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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卢梭认为“自然”往往等同于
自由——最好的自由主义，似乎就是与
自然相契合的生活方式。云南自然风光
淳朴，云南人天生具备对蛮荒生命力的
体认，尽管他们会离开丰饶的土地，来
到文明的城市，但热风和植被却流淌在
他们的血液里，无数次在梦里回到无忧
无虑的原野。这样的血液里暗藏着野性
或撒旦的威力，巨大的真实的力量。这
样的血液里也蕴含着原始的单纯和平
静，英国作家威廉·亨利·赫德森说：“在
荒野上漫步的人在自己身上会发现一
种原始的平静，或许正是宗教的平静。”

文化是一个地方心灵的共通性，终
归来源于个体心灵。当西方的文化邂逅
东方的自然，当文化碰撞还原为本质，
其实是不同色彩的心灵的交汇。艺术史
学家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种东西，
只有艺术家。”说得是把艺术从固有的
文化框架中解放出来，回归心灵自身。
文化多多少少充斥着规则和教条，心灵

本身却是无限的、自由的。
当西方的艺术呈现在东方的无数双

眼睛面前，会在不同的心灵中播下怎样
的一颗种子？当艺术爱好者走进艺术
展，就像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跌落到

“爱丽丝的梦境”中，回归惊奇感，徜徉
于艺术的奇妙与真实。在艺术世界里，
亨利·卢梭的那张画：星空下，狮子和波
西米亚女郎的邂逅是可能的，狮子轻嗅
着身穿彩衣的流浪者，充满了好奇与关
怀，那样温情美丽的境界、那样天真纯
朴的心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当代艺术像个谜团
瑞士印象派先驱之一艺术家尤利亚

斯·福克利的孙辈汉斯·福克利携夫人，
参展艺术家欧拉·艾文、尼克·尼科拉迪
斯为展览远道而来。努尔·努瑞说：“在
这次展览中，我们专门介绍了瑞士印象
主义先驱尤利亚斯·福克利的艺术作
品。我们有幸见到了尤利亚斯·福克利

的孙子，汉斯·福克利先生，他决定在多
年后向公众展示他祖父的珍贵藏品。我
也欢迎欧拉·阿文先生，他的黑色油画
上独特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身体的
魅力。年轻的艺术家尼科拉迪斯，传承
希腊的文化遗产，带来了他的现代主义
流行艺术作品。”

提起当代艺术，很多观众都觉得它
像个谜团。当代艺术形式五花八门，有
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表演艺术、环境艺
术、身体艺术、大地艺术等。艺术可以脱
离画布，成为商品、物品、一种行为、一
个事件、一段文字，或随便什么东西，艺
术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了，高雅和通俗
的界限也打破了。此次展览作品形式也
多种多样，有雕塑、摄影、绘画、综合材
料作品等。斗南艺术馆馆长林善文说：

“艺术是生活，是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
分。”当代艺术尤为如此，欣赏当代艺术
意味着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

当代艺术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

精英、优越、绝对、唯一……这些价值不再
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混合、复杂、多元、无
标准、无权威的姿态，像一片生机盎然的
生态，让人们更自由、更放松、更真实。甚
至美也不再重要，艺术家脱离了美的限
制，进入了真实的领域。曾经，美是寻找幸
福，但美却也为更高的权力效劳。而权力
怎能和艺术的自由并行不悖？

不论当代艺术的外在形式多么离

经叛道，不变的是对于所处时代的高度
敏感，对于生存本质的探索。这也决定
了当代艺术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艺术都
热衷呈现痛苦。诗人索德格朗说：“幸福
没有思想，一无所有，幸福是正午的热
度中入睡的原野，她睡眠、呼吸、一无所
知……你感到痛苦吗，她巨大而强壮，秘
密地握紧拳头。她给我们陌生的灵魂和
古怪的思想，她给我们毕生的奖赏：爱、

孤独和死亡的面孔。”
当我们步入艺术馆，可以放飞另一

个自我，寻找自己的一万种可能：可以
是一种大胆的决定，是自由与自我之中
的跳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偏爱混
乱的地狱，胜于秩序井然的天堂。我偏
爱格林童话，胜于报纸头条。我偏爱昆
虫的时间，胜于星辰的时间。我偏爱惦
记着的可能性，存在自有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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